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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应不加注释和评论，对究目的、方法、结果和结论精炼陈述，着重反映新内容和作者特别强调的观点；在250字左右为宜。
摘要：以农业企业为例，设计出以知识扩散路径为自变量、知识进化为因变量的研究框架模型；将知识共享和知识基纳入该研究框架，发掘知识扩散路径对农业企业知识进化的传导机制。实证结果表明：知识扩散路径和知识进化之间有显著正向影响关系；知识共享在知识扩散路径与知识进化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知识基在知识扩散路径同知识进化之间发挥着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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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agribusiness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designs a research framework model which takes knowledge diffusion path as independent variable and knowledge evolution as dependent variable；knowledge sharing and knowledge base are incorporated into the research framework, to explor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of knowledge diffusion path to the evolution of knowledge in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knowledge diffusion path and knowledge evolution, and knowledge sharing plays an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knowledge diffusion path and knowledge evolution. Knowledge base plays a regulating role between knowledge diffusion path and knowledge evolution.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knowledge diffusion path and knowledge evolution, and knowledge sharing plays an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knowledge diffusion path and knowledge evolution, at the same time, knowledge base plays a regulating role between knowledge diffusion path and knowledge 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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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农业企业科技创新较其他类企业有明显可提升的空间：一方面，农业科技创新存在着创新成果易转化、创新过程高效化以及科技资源开放性等独特特性，值得农业企业高水平科研投入；另一方面，不论是科研投入还是科技创新的探索，在农业领域一直是科研院所占主导地位，以企业为主体的农业创新仅处于补充的地位，不能满足日新月异的农业市场需求以及农业规模化生产要求。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明确指出“强化科技创新驱动，引领现代农业加快发展”是当前我国农业发展的首要任务，而农业科技创新的核心组成部分即知识创新[1],学者们更加关注农业领域知识创造、知识积累和知识应用等相关研究，力图提升农业企业知识管理整体水平，直至提高农业企业整体科技创新能力。Darwin[2]的进化论观点得到生物领域的普遍认同，相关学说也被其他相关领域借鉴。个别研究从生物演进的视野出发，将进化论同知识管理理论相结合，类比生物学中“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著名观点来阐释知识的“获取、吸收、进化”过程，如Zollo等[3]所构想，知识进化模型可从知识变异、知识选择、知识复制以及知识保留4个阶段来阐释，每一阶段均是上一阶段的延续和深化。可见，知识进化逐步成为研究的热点，成为解读知识创新内在脉络和提升知识管理整体水平的崭新工具。虽然学者们在知识扩散路径和知识进化领域均有突出的研究成果，但罕有文献将知识扩散路径和知识进化纳入同一研究框架；更鲜有文献以农业企业为研究边界，揭示农业企业的产业独特性，探讨农业企业知识扩散路径对知识进化的传导机制。综上所述，本研究构建出农业企业知识扩散路径对知识进化的传导机制概念模型，并引入知识共享和知识基分别联系，为农业企业提高知识管理水平提供理论依据。
1  研究基础及相关假设
借鉴张建华[4]的研究成果，本研究将知识进化定义为在既定知识管理背景下，在企业已有知识基的基础上，为满足内外部环境需求，基于知识承载者的知识互动行为所引发的企业内部知识单元不断转移、编码、融合、创造的动态过程。知识扩散是知识经由某介质进行传播，使知识渗入知识需求者的过程。一般而言，藉由某种特定的知识扩散路径，知识扩散会极大改善组织知识员工既有的知识基，使得组织知识创新、技术创新频次和效率得到大幅度的提升；但由于知识隐匿行为的广泛存在，个体及组织边界的存在，使得知识在扩散过程中受到阻碍，因此恰当的知识扩散路径成为知识高效传递和转移的桥梁。根据上述分析，知识扩散路径是组织知识员工吸收、接纳外部知识，实现知识创新的重要手段，也直接影响着组织的技术创新效能[5]。Dahl等[6]也指出，具有完备知识扩散路径的企业相比较其他企业，在知识的深度和广度上均有明显优势，组织的创造、创新能力也较强。
1.1  知识扩散路径与知识进化
知识扩散路径是知识传播的有效渠道，包括地理邻近性、正式渠道接触、非正式渠道接触等形式。杨菊萍等[7]的研究表明，通畅的知识扩散路径更能有效促进集群企业的创新。Ruuka等[8]同样指出，面对面的非正式交流路径有助于知识的扩散，特别是隐性知识有效地在本地企业之间扩散。康鑫等[9]将知识进化分为知识适应进化、知识遗传进化和知识变异进化，知识扩散路径往往与吸收其知识的企业的吸收能力相匹配，这种定向的知识输入以需求者的认知需要为指引，确保知识需求者对所需知识进行有效地识别、转移和吸收，提高知识进入组织后的适应性，推动知识适应进化进程[7]。知识扩散路径又可分为正式交流路径和非正式交流路径：正式交流路径遵循知识交流的规范性与制度性，确保组织所需关键知识得以流动和转移；非正式交流路径具有柔性特征，便于隐性知识的交流[5]。张凌志[10]指出知识变异广泛存在于知识进化的全过程和全时段，如组织内部的知识转化和组织间的知识共享；该研究还认为，知识变异在环境发生改变时更易发生，变异的速度也会相应提升。同时，知识扩散路径所发挥的桥梁作用也加速了知识变异的进程，提高知识进化的速率。知识遗传在进化过程常受到复杂因素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和变异性特征，随着知识扩散路径的形成和丰富，增加了知识遗传的变数；由于隐性知识的存在，知识的转译和编码往往难以直接观测，在整体的知识进化环节，知识在不同状态下的变换存在很大的变数[11]；此外，知识的异质性会逐步介入到组织知识整合和沉淀的过程，促使组织不断对自身知识进行重构和反思，这一过程也是组织对知识基因的改造和优化的过程，摒弃落后知识基因、融合先进基因。根据上述分析，本研究认为：
H1：知识扩散路径对知识适应进化产生正向影响。
H2：知识扩散路径对知识变异进化产生正向影响。
H3：知识扩散路径对知识遗传进化产生负向影响。
1.2  知识扩散路径与知识共享
通过文献归纳，学者们普遍认为知识共享是一种互利协作的知识传递形式。与其他企业不同，农业企业的知识共享具有零散化、隐含化的显著特征。知识的零散化表征知识分散于个体或分散于组织成员的程度，知识越零散，知识越可能存在于个人或零散型组织的头脑中；知识的隐含化是指知识可编码的程度，农业企业的知识一般更难以被识别和表达，隐性知识占比较大。另外，农业企业整体竞争能力较弱，产业集中度较差，多数农业企业具有规模小、竞争激烈的特点，知识共享更为困难[12]。但知识扩散路径具有知识靶向性输出的特点，是一种能动性极强、相对有序的知识传递、渗透行为，有助于知识供需双方知识共享的实现，使知识供需双方交流手段更趋于稳定与有效，特别促进知识接受方知识结构合理性。施杨等[13]指出，团队知识扩散的整体开放度是构成团队有效互动的特征向量,知识扩散能促使组织知识活动加速进行，增强组织知识个体主动获取知识的意识，不断通过知识共享行为增加自己所拥有的知识。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认为：
H4：知识扩散路径对知识共享产生正向影响。
1.3  知识共享与知识进化
在单个农业企业或单个农业科技人员知识存量和能力素质都相对有限的情形下，知识共享显得尤为重要。首先，知识共享属于互动性的互助行为，适当的知识共享提高了双方的知识碰撞频次和深度，增强科研人员应对困难的能力，同时也有助于知识员工所掌握的个体隐性知识和组织显性知识的整合、转换与创造，从而推动知识进化的历程[14]；第二，知识共享属于选择性的行为过程，对于需求方而言，共享的知识是最迫切的，并可通过知识交流扩大其利用价值并产生溢出效应的关键知识[15]，知识共享是从个体知识到组织知识、外部知识到内部知识之间的纽带，能够有效地提高组织整体的知识吸收能力和知识储量，形成组织竞争优势[16]。根据上述分析，本研究认为：
H5：知识共享对知识进化产生正向影响。
1.4 知识共享的中介作用
根据上述分析，知识共享在知识扩散路径和知识进化之间扮演着一种媒介，即知识扩散路径提高了知识共享的可能性，从而间接促进了知识进化的历程。陈国栋等[17]的研究表明知识员工对于知识扩散与增值的影响程度最大，若缺乏健康、畅通的知识扩散途径，知识就不能实现有效的内部整合与吸收，知识共享和增值就无法实现。知识扩散内容的丰富性促使组织传统的线性知识扩散链条向扁平化的知识关系网络转变，密切相连的知识关系网络使原处于异质知识网格的个体纳入到共通的知识团队，该知识团队的容量和内涵亦时刻发生改变[13]，伴随着网络中知识个体数量呈几何级的增长, 激发组织成员间的知识共享行为。陈浩义等[18]同样指出知识进化环境对于知识的进化过程有极大的影响，而组织的知识共享和知识扩散行为的本身就是知识进化环境的典型表现形式，良好的知识进化环境必然有助于提升组织知识运用水平，进一步在组织创新方面得以体现。 
根据上述分析，本研究认为，农业企业知识扩散路径使知识总是由从高势差向低势差有序传递，通畅的知识扩散路径、健全的知识管理机制进一步刺激了企业成员对知识共享行为的渴望，藉由知识共享所具有的推动知识和信息搜寻、交换与处理的特性，极大活化了企业内部知识，提升了知识间碰撞反应的频次，加速知识进化的历程。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认为：
H6：知识共享在知识扩散路径与知识进化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1.5  知识基的调节作用
Hill等[19]指出知识基是知识单元的集合，表征的是企业所拥有的全部知识、智力资源，能够刻画出组织外部知识交流、内部知识运用的界限和程度。知识基的强弱决定了组织知识发掘、搜集、转化、吸收能力的高低，知识基愈强，愈能够捕捉和发现组织最为稀缺的知识，愈能够将外部知识内部化，形成组织自有知识，提高组织知识的广度和深度乃至知识的适应性[20]。不仅如此，知识基强大的企业知识半径和辐射范围相对较大，便于企业同外部环境进行知识的交流和整合，主动筛选、过滤企业不适用的知识和落后的知识，促进知识进化历程。
在企业知识管理水平与知识基、知识基与知识扩散路径之间存在马太效应，即知识基的强弱取决于企业知识管理水平，企业知识管理水平愈高，知识基愈强。强知识基企业文化具有更为包容的特征，开放程度更高，知识扩散路径较发达和完善，相应的知识共享制度也比较健全，为知识员工间的知识交互提供了便利条件；多方面的利好因素决定了强知识基企业更具备开展各类知识活动的条件，有助于形成稳固知识扩散路径、降低企业知识粘性，对知识共享起到了很好的鼓励作用。
根据上述分析，本研究认为：
H7：知识基在知识扩散路径与知识进化之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相比较弱知识基企业，强知识基企业知识扩散路径对知识进化的正向影响更大。
H8：知识基在知识扩散路径与知识共享之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相比较弱知识基企业，强知识基企业知识扩散路径对知识共享的正向影响更大。
H9：知识基在知识共享与知识进化之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相比较弱知识基企业，强知识基企业知识共享对知识进化的正向影响更大。
结合以上假设，本文构建出农业企业知识扩散路径对知识进化的传导机制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图1改正：图内假设变量符号应为斜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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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知识扩散路径对知识进化的传导机制模型

2实证研究设计
2.1量表开发与数据搜集
本文研究的量表在设计开发时遵循李克特（Likert）五级量表，数字1—5依次表示非常不赞同、不赞同、一般、比较赞同、非常赞同。本研究的对象为农业企业，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如农业企业知识扩散路径相对固定、知识员工的个人专有知识较难共享等；同时个别变量没有形成统一、规范性的测度体系，因此在题项设计时尽量选择并借鉴国内外文献中已使用过的成熟量表题项，部分问题根据农业企业的独特性及研究的可行性进行一定的调整。在具体题项设计上，知识扩散路径遵循缪根红等[5]的研究脉络，从正式交流路径及非正式交流路径等方面测量，如“员工经常参加企业组织的培训及再教育活动”，共10个题项；知识进化主要参照张建华[4]的研究成果，并根据康鑫等[9]的研究分类方式，从知识适应进化、变异进化、遗传进化3个维度进行测量，如“企业已有知识能满足企业和社会需求”，共6个题项；知识共享的测量主要参考孟庆伟[21]的研究，通过共享意愿、共享行为和共享效果3个方面测量，如“知识员工愿意告诉他人自己的工作经验和知识”，共8个题项；知识基遵循魏江等[22]所开发的量表，从知识广度和深度两方面测量，如“企业具有生产某种特定产品的核心知识及相关技术”，共4个题项。
为达到既定研究目标，本研究对于初始问卷进行了预调研，选择哈尔滨理工大学、哈尔滨商业大学部分具有农业企业从业经历的MBA、MPA学员，共发放30份初始问卷；同时咨询黑龙江省农业科研院所的相关专家，根据预调研的结果对个别题项进行了修正，最终形成正式问卷。为了提高实证分析结果的科学性和可信性，兼顾数据的可获得性，本研究首先查阅黑龙江省认定的农业产业化省级重点龙头企业名录，通过推荐、问询等方式选择了可供调研的10家农业企业为样本，所调查的对象均具有专科及以上学历，在所处企业工作年限满2年以上。自2017年8月至2017年10月间，通过实地走访、推荐填写、微信和邮件等搜集方式，发放问卷总数共计245份，实际回收206份，最终形成有效问卷167份（剔除部分填写不完整或均选择同一选项问卷），有效率为81.07%。所有合格问卷的参与者中，男性员工占70.87%，女性员工占29.13%；本科学历占66.02%，硕士及以上学历占13.59%；工作年限为2~4年者占31.07%，工作满5年及以上者占68.93%。
2.2  信度与效度检验
首先应用因子分析法进行同源误差检验，相关计算结果证实存在多个特征值大于1的公因子(其中，KMO值为0.878，Bartlett p-值为0.000，解释方差占总方差比例为63.288%)，通过同源误差检验。进一步应用克朗巴哈系数测量量表的信度，应用SPSS软件进行计算，知识扩散路径、知识进化、知识共享和知识基的因子载荷以及具体题项的克朗巴哈系数均在0.70附近，量表信度通过检验。调查问卷的内容效度主要通过咨询农业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和借鉴成熟量表保证；收敛效度根据各测量题项的因子荷载量来判断，高于最低建议值0.50即可视为通过。具体如表1所示。
表1测量量表各题项信度、效度检验结果
	变量
	测量维度
	题项代码
	因子载荷
	克朗巴哈系数

	知识扩散路径
	正式交流路径
	A1
	0.737
	0.744

	
	
	A2
	0.702
	

	
	
	A3
	0.689
	

	
	
	A4
	0.690
	

	
	
	A5
	0.761
	

	
	非正式交流路径
	A6
	0.664
	

	
	
	A7
	0.725
	

	
	
	A8
	0.681
	

	
	
	A9
	0.763
	

	
	
	A10
	0.708
	

	知识进化
	适应进化
	B1
	0.755
	0.736

	
	
	B2
	0.845
	

	
	变异进化
	B3
	0.809
	

	
	
	B4
	0.682
	

	
	遗传进化
	B5
	0.836
	

	
	
	B6
	0.667
	

	知识共享
	共享意愿
	C1
	0.659
	0.730

	
	
	C2
	0.702
	

	
	共享行为
	C3
	0.731
	

	
	
	C4
	0.688
	

	
	
	C5
	0.774
	

	
	
	C6
	0.707
	

	
	共享效果
	C7
	0.680
	

	
	
	C8
	0.672
	

	
	
	C9
	0.703
	

	知识基
	知识基宽度
	D1
	0.711
	0.681

	
	
	D2
	0.698
	

	
	知识基深度
	D3
	0.664
	

	
	
	D4
	0.633
	


注：相关题项由文献整理得出




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的方法进行区分效度的检验。运用结构方程模块软件LISREL V 9.3代入知识扩散路径、知识进化、知识共享及知识基的构念，结果显示四因子模型数据拟合效果最优，并且，GFI=0.91,CFI=0.96，，（结果详见表2），变量的区分效度通过检验。
表2 测量量表区分效度检验结果（N=167）
	因子模型
	X2
	df
	X2/df
	GFI
	CFI
	NNFI
	RMSEA

	四因子
	KDP；KE；KS；KB
	184.44
	87
	2.120
	0.90
	0.92
	0.91
	0.080

	三因子
	KDP+KB；KS；KE
	576.45
	105
	5.490
	0.86
	0.89
	0.86
	0.092

	三因子
	KDP+KE；KS；KB
	645.70
	110
	5.87
	0.84
	0.88
	0.87
	0.091

	三因子
	KDP+KS；KB；KE
	567.10
	107
	5.30
	0.86
	0.89
	0.87
	0.094

	二因子
	KDP+KS+KB；KE
	1 020.03
	121
	8.43
	0.73
	0.83
	0.81
	0.099

	二因子
	KDP+KS；KB+KE
	1 195.74
	126
	9.49
	0.70
	0.82
	0.83
	0.117

	单因子
	KDP+KE+KS+KB
	1 768.27
	144
	12.28
	0.59
	0.63
	0.66
	0.142


注：KDP表示知识扩散路径，KE表示知识进化，KS表示知识共享，KB表示知识基

3  假设检验与实证分析
3.1  变量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首先对各变量进行描述统计和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3可知，知识扩散路径与知识基、知识共享，知识基与知识共享间存在显著相关性，方向为正；另外，知识进化中的遗传进化与知识扩散路径和知识共享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方向为负。
表3 变量描述统计及相关性分析
	变量
	M
	SD
	1
	2
	3
	4
	5
	6

	知识扩散路径
	2.61
	0.27
	1
	
	
	
	
	

	知识基
	2.27
	0.29
	0.12*
	1
	
	
	
	

	知识共享
	2.32
	0.30
	0.45**
	0.34*
	1
	
	
	

	知识适应进化
	2.32
	0.48
	0.09*
	0.20*
	0.41**
	1
	
	

	知识变异进化
	2.11
	0.32
	0.18*
	0.37*
	0.36*
	0.04
	1
	

	知识遗传进化
	2.84
	0.38
	−0.33*
	0.36**
	−0.09*
	0.21
	0.16
	1


注：1）M、SD、1—6分别代表？；2）N=167；3）*表示P<0.1，**表示P<0.05

3.2假设验证分析
运用SPSS的层次回归分析法进行假设验证分析，首先在模型中加入调查对象的自然、社会属性作为控制变量（如工作年限、企业规模等），同时沿用康鑫，刘强[9]关于知识进化三种类型的加权算数平均值（适应进化0.4，变异进化0.2，遗传进化0.4）作为知识进化综合数值。模型一旨在验证知识扩散路径对知识进化三种类型的影响大小及作用方向，回归分析证明，知识扩散路径对知识适应进化产生正向影响、对知识变异进化产生正向影响、对知识遗传进化产生负向影响（β1=0.207，P<0.01；β2=0.080，P<0.01；β3=-0.037，P<0.1），假设H1、H2、H3得到验证。
表4 农业企业知识扩散路径、知识进化及知识基的层次回归分析
	变量
	知识进化
	中介效应
	调节作用

	
	适应
进化
	变异进化
	遗传进化
	知识进化
	知识
进化
	知识共享
	知识
共享
	知识
共享
	知识进化
	知识进化
	知识进化
	知识
进化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模型9
	模型10

	控制变量
	
	
	
	
	
	
	
	
	
	
	
	

	性别
	0.117
	0.062
	0.046
	0.018
	0.061
	0.007
	0.024
	0.017
	0.039
	0.012
	0.057
	0.038

	学历
	0.024
	0.039
	0.292
	0.347
	0.122
	0.046
	0.030
	0.108
	0.314
	0.238
	0.072
	0.026

	工作年限
	0.000
	0.002
	0.003
	0.000
	0.000
	0.001
	0.006
	0.004
	0.002
	0.003
	0.003
	0.004

	企业规模
	0.083
	0.032
	0.049
	0.024
	0.037
	0.129
	0.014
	0.077
	0.281
	0.247
	0.125
	0. 038

	自变量
	
	
	
	
	
	
	
	
	
	
	
	

	知识扩散路径
	0.207***
	0.080***
	－0.037*
	0.205***
	0.381***
	0.196***
	0.105
	0.278
	0.188***
	0.267***
	
	

	中介变量
	
	
	
	
	
	
	
	
	
	
	
	

	知识共享
	
	
	
	
	0.078***
	
	
	
	
	
	0.124*
	0.009

	调节变量
	
	
	
	
	
	
	
	
	
	
	
	

	知识基
	
	
	
	
	
	
	0.155**
	0.178**
	0.274**
	0.266**
	0.341**
	0.290**

	调节效应
	
	
	
	
	
	
	
	
	
	
	
	

	KDP×KB
	
	
	
	
	
	
	
	0.161***
	
	0.118***
	
	0.470**

	R2
	
	
	
	0.357
	0.226
	0.303
	0.061
	0.498
	0.242
	0.290
	0.125
	0.227

	调整R2
	
	
	
	0.352
	0.224
	0.301
	0.057
	0.495
	0.240
	0.288
	0.122
	0.225

	DW
	
	
	
	1.875
	2.009
	2.103
	1.866
	1.830
	1.946
	1.931
	2.099
	1.824

	模型F
	
	
	
	154.682
***
	129.066
***
	84.793
***
	64.261
***
	59.717
***
	96.522
***
	117.240
***
	145.39
***
	78.925
***


	VIF
	
	
	
	<7
	<7
	<8
	<3
	<6
	<4
	<4
	<5
	<5


注：1）N=167；2）*表示P<0.1，**表示P<0.05，***表示P<0.01

中介效应检验遵循温忠麟等[23]提出的检验程序，引入模型二、三、四验证知识共享的中介作用。将知识共享输入回归模型作层次回归分析，分别检验此时知识扩散路径与知识进化、知识扩散路径与知识共享、知识共享与知识进化的相关性，回归结果证实，知识共享引入模型后，知识扩散路径对知识进化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β=0.205，P<0.01）、知识扩散路径对知识共享产生显著正向影响（β=0.196，P<0.01），假设H4得到验证；知识共享对知识进化产生显著正向影响（β=0.078，P<0.01），假设H5得到验证；引入知识共享时，知识扩散路径仍然对知识进化整体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假设H6得到验证。
在验证调节作用以前首先检验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通过VIF值和DW值验证。如表4所示，各VIF值均小于10，同时DW值趋近于2，证实回归模型中各个误差项ε不存在共线性和自相关情况。借鉴Muller等[24]学者关于有中介效应的调节模型检验方法，选用依次检验法对假设H7、H8和H9进行验证。根据表4：（1）参见模型五和模型六，自变量对中介变量、调节变量和交叉乘积项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知识基在知识扩散路径与知识共享之间起显著正向调节作用（β=0.161，P<0.01），H8得到验证。（2）参见模型七和模型八，自变量对因变量、调节变量和交叉乘积项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调节变量在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起显著正向调节作用（β=0.118，P<0.01），H7得到验证。（3）参见模型九和模型十，中介变量对因变量、调节变量和交叉乘积项进行回归分析，显示知识基在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起显著正向调节作用（β=0.470，P<0.05），H9得到验证。
4  结论
第一，农业企业知识扩散路径对知识进化总体影响为正，但知识扩散路径对知识遗传进化的影响为负。根据任守云等[25]的观点，涉农知识传播方式中，传统的农耕知识传播已经被其他传播力量所取代，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企业成为知识扩散和传播的中坚，本研究进一步证实了该结论，农业企业知识扩散路径对于知识进化所发挥作用突出。特别的，成熟的知识扩散路径提升了外部知识穿透组织屏障进入内部的速率，对组织内部核心知识的稳定性造成冲击，可能干扰组织内部知识的遗传基因。虽然知识扩散路径对知识遗传进化呈负面影响，但仍然是提升涉农企业知识整体水平的重要途径；与组织内部既有知识相比较，外部新知识的融入和知识的更替对于农业企业整体知识提升的作用更为凸显。
第二，知识共享在知识扩散路径与知识进化之间发挥中介作用。这一论断是对杨丽的研究成果进一步的探讨。杨丽研究[12]指出，知识共享得到收益与农业集群内知识共享行为之间呈正相关关系；这一观点在本研究中得到进一步证实。同时杨丽[12]认为农民拥有的知识价值与农业集群内知识共享行为之间呈负相关关系；本研究认为，针对农民个体而言，在短期内，隐性知识的隐匿的确会保证个体的核心知识的保密性，形成相对财富优势，但针对农业企业而言，仍建议企业建立、健全组织知识共享机制，抑制知识隐匿行为，通过组织间的正式及非正式交流不断提高知识共享的深度和广度，拓展知识扩散的边界，完善知识扩散路径，提升农业企业整体的知识运用水平，推动知识创新向技术创新的转换。
第三，知识基在企业知识扩散路径及进化过程中起调节作用。该研究成果指出知识基是企业深层次资源中影响力最深、涉及面最广的无形资源，虽然难以直接观测，却全面、深刻地作用着企业全部知识活动。强知识基农业企业，其知识管理水平整体较高，一般具有较为完备的知识管理体系，知识扩散路径更加系统和通畅，知识共享机制也更加建全，这些利好条件均正向促进了企业知识进化的历程。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例如在样本数据的选取上，只选择了黑龙江一省的农业企业数据，黑龙江省农业在全国处于较为发达和现代化的省份，该样本能否覆盖所有省份的农业企业、是否具有代表性等问题尚需进一步探讨；再如在问卷题项的设计上，由于农业企业的独特性和相关测度指标的难以观测性，个别题项在设计上可能不完全客观，在下一步的研究中应尽量尝试客观度量工具，提高假设检验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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